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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塑“伟大长征精神”:
中国式空间诗学视阈下红色

文艺的长征叙事
王 贵 禄

(天水师范大学 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天水741001)

摘 要: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式空间诗学”为视角解读

伟大长征精神的文艺展现,可以突破长征题材红色文艺研究的时间叙事局限,解析红色文艺如何以空间叙

事形塑长征精神。“中国式空间诗学”是一个新的原创概念,包含“空间感知—情感投射—意义生成”三层

分析法:其一,空间感知层通过动态图景与身体尺度再现英雄精神;其二,情感投射层借助物象移情、时空

叠印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情感共鸣;其三,意义生成层通过“道”的显现、伦理固化与文化认同,将空间意象升

华为精神符号。研究揭示,长征叙事以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为载体,经由意象的审美化处理,使

“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一切从实际出发”等长征精神超越具体的历史事件,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集体记忆与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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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伟大长征精神(以下简称“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展现出中国

共产党人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奋斗历程”[2],受到学界高度关注。在中国知网以“长征精神”为关键

词检索,2020年以来的文献已超过1200篇。2020年以来出版的专著也有多部,如王裕鑫《长征精神

研究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陈松友《长征精神》(东北大学出版社2023年)、解永会等

《万水千山 苦难辉煌》(河北教育出版社2022年)等。回顾近年来的长征精神研究,主要有五类成果:

一是对长征精神的哲学解读,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长征精神的直接哲学源头[3];二

是对长征精神内涵构成要素的分析,揭示理想信念、艰苦奋斗、人民至上等长征精神内涵各要素之间

的逻辑关系[4];三是历史维度的拓展,充分利用地方档案、口述史、日记等史料,聚焦长征中的具体事

件、特定群体和路段,揭示长征精神的实践路径,如“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红军长征在甘肃

珍贵档案史料》等;四是长征精神的历史传承与现实指引,将长征精神视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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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5]、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6]、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精神钙片[7]、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

的精神赋能[8]等;五是长征精神的传播研究,关注长征精神的当代传播方式[9]、受众的接受效果[10]和

国家—民族认同的构建过程[11]。近年来长征精神研究所呈现的“向外延展”(多视角、跨学科)与“向
下深耕”(个案、史料)相结合的研究趋势及成果,为深度认识和解读长征精神提供了基本保证。

作为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的重要载体,长征始终是红色文艺的重要题材,借助艺术化的表现方式

将历史苦难与精神伟力进行内化且熔铸为民族灵魂的深层印记,使长征精神在时代变迁中不断焕发

活力。近年来长征题材的红色文艺研究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历史脉络的梳理与经典作品再解

读[12],系统整理从延安时期直至新时代的长征题材红色文艺的发展进程,对经典作品如毛泽东长征

诗词等进行分析、解读和阐释[13];二是意识形态与精神价值的再发掘[14],认为长征题材红色文艺在

构建国家记忆、弘扬革命传统、塑造民族精神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着重探讨红色文艺蕴含的长

征精神内涵及其当代价值;三是艺术形式与审美特征研究,归纳不同艺术门类长征题材的表现形式与

审美特征[15],剖析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等创作方法的运用及演变;四是传播接受与社会影响

研究,研讨长征题材红色文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播途径、受众反响及其社会影响力[16],分析长征精

神为何成为集体记忆的丰碑;五是跨学科视角的引入[17],引入文化研究、叙事学、政治学、历史学等

视角。

尽管在相关领域收获了丰富成果,但也表现出明显的不足和亟待突破的瓶颈:一是空间视角的弱

化,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时间维度,剖析长征叙事的人物塑造、情节模式、精神内涵及意识形态指向,

而对长征的本质特征和作为文艺表述焦点的“空间”关注不够;二是空间分析的局限,研究者多将雪

山、草地、大渡河、泸定桥、岷山等地理空间视作苦难历史和英雄主义的背景,未能对其具体性、感知

性、差异性进行深入分析,无法呈现地理空间作为体验场域和意义生成地的丰富性;三是对空间叙事

与精神构建深层关联的挖掘不足,未能充分阐释空间叙事怎样承载和传递长征精神,没有揭示出两者

之间的深刻关联与美学机制;四是理论工具的本土化建构薄弱,虽然近年来也出现了尝试运用西方空

间理论的研究成果,但由于没有结合中国空间理论,更没有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特有的空间经验,出现

了水土不服的情况。

针对研究的不足与瓶颈,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在把握长征与长征精神本质特征的前提下,研究长

征题材的红色文艺,哪种方法最为合适? 本文的观点是,长征是一场史诗式的空间实践,而长征题材

红色文艺凭借其空间叙事策略,有效形塑和弘扬了长征精神。对长征题材红色文艺的研究应把握其

创作重心———对极端地理空间、复杂社会空间、残酷战争空间、理想政治空间的描写、叙述和表达,需

要观察其对身体化的空间体验再现,剖析其所创造的空间意象如何承载复杂情感和象征意义。不难

推断,空间诗学为研究长征叙事提供了基本理论支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所指空间诗学,不是

一度流行的西方空间诗学,而是本文提出并构建的“中国式空间诗学”。只有立足中国革命实践和文

本现实,才有可能凝练出精准诠释红色文艺长征叙事的概念和范式。

二、中国式空间诗学的概念创新与体系建构

“中国式空间诗学”是本文提出的一个新的研究架构,这个“新”表现在它是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

的诗学话语体系,从而根本区别于西方空间诗学。就哲学基础而论,西方空间诗学基于主客二元论、

现象学和分析哲学,而中国式空间诗学基于“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观、阴阳五行学说;就空间认知的

侧重点而论,西方空间诗学侧重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空间体验、空间权力关系建构的研究,而中国

式空间诗学则将空间视为情感化、人文化和意境化的审美场域,注重心灵与空间的交融;就审美追求

而论,西方空间诗学对空间的辩证感知、社会批判和空间正义有所倾斜,而中国式空间诗学追求意境

营造和天人合一境界;就文化基因的导向而论,西方空间诗学与现代性、城市化进程紧密相关,具有批

判性与反思性特征,而中国式空间诗学根植于农耕文明,注重乡土家园意识,追求心灵的安顿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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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栖居。本文提出“中国式空间诗学”这个新架构,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8]重要论断的响应,以此尝试构建以中华文化主体性

为内核的诗学体系,打破和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的束缚与制约。
(一)理论渊源:传统文化的空间智慧资源

中国式空间诗学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认知、建筑理念、绘画艺术和文学经验之中。
“中国古代形式批评在艺术空间的营构方面有非常丰富的思想材料,至今仍散发着可资借鉴的价值光

芒。”[19]其理论构体主要源于五个方面:强调宇宙整体观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现辩证思维的“阴阳五

行”学说;关于生命本质的“气”理论;遵循自然规律的“道法自然”原则;主客观统一的“心物相融”理
念。其一,“天人合一”思想着重揭示人类、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整体关联性,将宇宙万物视为有机的整

体,正如《庄子》所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20],为理解“空间”提供新的视角,即空间是人

类感知天地万物的特殊场所。其二,阴阳学说可对空间内部两种处于对立状态的力量之间的相互作

用给予阐释,五行理论则借助金木水火土等物质相生相克的关系,可解读自然规律与社会发展的内在

关联,由此,“空间”理应被视作阴阳进行转换、五行实现交汇的场所,而空间研究需要关注其中存在的

矛盾统一和动态平衡。其三,传统哲学的“气”被认为是宇宙运行的基本要素,《淮南子·原道训》称
“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21],为空间研究确立了以生命活力为核心的审美标准。其四,“道
法自然”说明空间构建应依照相应的自然规律去追求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协调与统一。其五,中国

古代哲学看重主观意识与客观事物的相互感应,空间是物质存在,同时也是心灵活动的载体,有连接

内外世界的媒介作用。

上述五种哲学思想,为中国式空间诗学的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即:“天人合一”揭示空间与宇宙

秩序的关系,“阴阳五行”呈现空间的动态特征,“气”理论强调空间的生命属性,“道法自然”原则规范

空间的构建规律,“心物相融”说明空间意义的生成机制。由此形成的空间诗学有着突出的本土性特

征,可归纳为注重生命体验的诗学、强调辩证思维的诗学、追求艺术意境的诗学、顺应自然规律的诗

学、重视主观感受的诗学,这些特质使其与西方空间理论形成了明显区别。

在具体构建过程中,中国式空间诗学理论广泛吸收传统文化中多个领域的资源,覆盖文学创作理

论、传统风水学说、山水画论、园林营造技法以及建筑规范等。中国文学特别重视通过意象组合以营

造虚实相生的艺术空间,形成主客体相统一的美学范式;风水学说关注人文环境与自然空间的协调关

系,注重方位选择、能量聚集等实践方法;山水画理论如郭熙“三远法”、谢赫“气韵说”、张璪“外师造

化”等,都强调艺术空间与创作者精神世界的深度融合。在园林建筑领域,《园治》《长物志》等著述提

出“因地制宜”的空间构建原则,《营造法式》等技术规范类著作也蕴含着人文理念和美学追求。中国

式空间诗学正是通过系统整合这些传统文化资源,最终形成其核心观点:空间既是人类构建的物质场

所,也是诗意生存的精神家园;既是生命活动的延伸,也是文化意义的承载。
(二)体系建构:三层分析框架的提出

中国式空间诗学建构是基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以及空间理论资源展开的,其内在结构涵盖三个

层级:空间感知层、情感投射层、意义生成层。

其一,空间感知层表现为以“气”为媒介的天人互动关系,此处的“天”指自然环境与各类空间形

态。这种天人相通的理念,可追溯至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相关阐释,有人指出:“天人皆‘气’化之物

而两者同类,故而在周汉之际乃至西汉武、宣时代,根据当时渐次成熟的同类相感理论,恰恰是‘气’,

使得同类的天、人彼此间的感通变成现实。”[22]空间感知层包含三个观测点:一为动态化的空间景观,

传统风水学、山水画理论等都表明,自然空间如同生命体般具有流动特性,季节更替带来的方位转换、

光影变化等,都印证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二是身体化的空间尺度,在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中,工匠常

以人体比例作为空间划分标准,只有在亲身体验的过程中才能真正理解“空间”的内涵;三是模糊化的

空间边界,基于阴阳五行辩证思维,实体建筑与虚空环境相互依存,形成了特有的空间界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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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情感投射层通过“心物相融”产生意象联结,如王夫之所言:“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

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23]情感投射层中的“情感”是如何投射的呢? 结合空

间营造的实际情况,可以总结出情感的投射方向与投射方式,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然物象的人格

化移情,空间元素被赋予伦理化与情感化的特质,由此可生成如“以物比德”之类的意象序列;二是历

史记忆的时空叠印,空间中的器物、建筑等都承载着集体文化记忆,依靠空间聚合、媒介隐喻以及时间

叠化,将历史记忆转化为多维可感的载体;三是宇宙情怀的微观寄托,空间有限而人的空间想象无限,

文艺创作大多时候把广阔天地缩于方寸之间,在有限的空间中投射无限的宇宙情怀。

其三,意义生成层表现为以“道境”为旨归的超越性体验,这里的“意义”可视为空间所承载的宇宙

秩序、精神信仰、生命智慧、终极价值等,这些意义是怎样生成的呢? 一是“道”的显现与精神世界的映

射,空间在此成为“道”及精神的载体和象征,置身于这样的空间,人感受到的不只是物理环境,还有对

宇宙秩序与人的精神世界的体悟;二是社会价值与伦理诉求的固化,空间在此是社会结构、人伦关系

的具象化,其意义在于界定身份、规范行为、强化价值观念;三是生命境界与精神栖居的追求,空间成

为安顿个体心灵、实现精神超越之所,其意义在于提供一种诗意的或哲性的生存体验,并获得精神性

的升华;四是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的承载,空间是连接现在与过去、个体与群体的纽带,其意义在于传

递文化基因、塑造集体记忆、强化民族认同。

综上可清晰地看到,中国式空间诗学的内在结构,形成了从具象体验到精神超越的审美体系,这
个体系对文艺创作中空间的抒情性、象征性和哲理性表达有着范式意义;而中国式空间诗学的本质,

就是在“天人合一”观念的主导下,将“气”看作贯通物我的媒介,以阴阳五行的辩证思维重组空间元

素,最终在“心物相融”的状态下实现“道境”的直观显现。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

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4]中国式空间诗学的构建正是理论思维作用下的产物,有着潜

在的强大文本阐释力,可作为文艺研究的有效理论视角。具体应该怎样去做呢? 就是在把握中国式

空间诗学本质的基础上,将三层分析法作为文本解读的方法,深入挖掘文本的文化内涵。

本文以中国式空间诗学为方法,探寻红色文艺中长征叙事对革命精神的形塑机制。长征叙事所

传达的革命精神,即“伟大长征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伟大长征精神”内涵的界定可视为本文的根本

遵循:“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

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

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

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25]

三、中国式空间诗学的空间感知层:动态图景、身体实践及长征精神的具象化表达

“长征精神赓续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信仰,传承了不畏困难、不畏牺牲的品

质。”[26]以长征精神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培育了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和决心[27]。在

这个意义上说,长征精神是英雄精神的充分彰显,而英雄精神是“战胜一切困难挑战的力量源泉”[28],

这种英雄精神的形成基于红军将士“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25]。英

雄精神是长征精神的重要价值元素,红色文艺对于英雄精神的表达和传递具体而深刻,从中国式空间

诗学的角度看,其“表达和传递”在空间感知层有多维呈现。红色文艺的长征叙事借助动态图景的再

现,把“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有效融入空间意象,让读者/观众在“行路难”的动态图景中体会向

死而生的悲壮,这种表达和传递所产生的震撼可直达人的内心。传统的宏大叙事大多时候忽略了个

体的体验,而长征叙事凭借其身体化的空间尺度,重新找回个体在空间中的真实触感,使“不怕任何艰

难险阻”具象化为血肉之躯与各种环境的搏斗,读者/观众借助于身体的共情,理解了“救国救民”并非

抽象的理念,而是可触摸可感知的生命实践。长征叙事广泛涉及军民交融、敌我交错等复杂的空间事

态,这就需要用模糊化的空间边界来呈现,空间边界的模糊化暗示着长征的实践策略,即在流动中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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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边界,在混沌中开辟新路,传达“自主”所包含的智慧。只有这样,长征叙事才能超越史实复述,使读

者/观众在空间体验的共鸣中,重新认识那不怕牺牲的英雄精神和独立自主的政治智慧,也让红色血

脉获得空间化再生。
(一)动态图景中的英雄气魄:空间的审美重构与精神的超越

在“动态化的空间图景”中,“气”的概念具有特殊意义,“这个‘气’统摄了春秋以来的‘气’的概念,

既指天地自然之气,也指生命精神之气。这个‘气’,既是《庄子》的‘通天下一气’(《知北游》),也是《老
子》所说的‘道生一’(第四十二章)的‘一’,有作为生命起源构生天地万物的作用”[29]。具体到长征叙

事,是将“气”这个传统哲学范畴以现代革命英雄精神加以呈现,这在毛泽东诗《七律·长征》和魏巍长

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中表现得尤为显著。《七律·长征》的诗情沿着行军路线展开,借助空间图景

的动态化和意象叠加,营造出奔腾向前的节奏感,传达出革命事业不可阻挡的磅礴气势。对动态空间

的征服过程,本质上是英雄精神的体现,红军超越的是地理上的险山恶水,是国民党围追堵截以及生

存极限等多重阻力。诗中将自然险境与军事危机并列呈现,展现英雄精神在于同时战胜客观条件与

敌对力量双重挑战。红军“不怕任何艰难险阻”的背后,是无数个体牺牲的悲壮史诗,诗中虽未直接描

写死亡,但“铁索寒”等意象暗示着鲜血与生命的付出,这种豪迈中隐藏牺牲的书写方式,突出了革命

者视死如归的崇高境界。全诗以“腾细浪”“走泥丸”“尽开颜”等轻快语汇来收尾,体现的是革命信仰

驱动下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红军之所以能“不惜付出一切牺牲”,是因为其目标并非个人功业,而是

人民解放与民族救亡,这种超越个体生命的宏大情怀,是英雄精神的最高体现。《地球的红飘带》采用

空间叙事手法,通过湘江战役、强渡乌江等地理空间的线性串联,形成“红飘带”这个贯穿中国版图的

核心意象。作品巧妙地将时间维度空间化,把历时性的征战历程转化为可见的地理轨迹。对娄山关、

腊子口等关键战役的动态描写,通过炮火硝烟与敌我对抗构建出战场空间。这种处理方式,既还原了

历史全貌,更传达出震撼人心的英雄精神力量。读者这样评价该作:在阅读过程中,能“感受到一种强

大的精神力量在涌动,在呼唤,这就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艰苦奋斗和献身精神”[30]。
(二)身体实践的共情机制:苦难空间中革命意志的生成与传递

“身体化的空间尺度”体现了人体感官与生存环境的互动关系。“对于中国古人来说,无论是时间

也罢,还是空间也罢,其都和我们自身的身体这一‘源发性存在’血肉相连、息息相关。乃至可以说,如
果没有我们自身的身体,就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也没有我们面前的现实的和物态的时空的世界。”[31]

张文源的油画《红军过草地》运用特有的空间叙事方式,把红军将士与广袤草地的关联演化为充满张

力的艺术呈现。画面构图借低垂的天际线和厚重的云层营造出压抑的空间氛围,而处于视觉中心位

置的行军队伍凭借动态的身体姿态,像拄杖前行、俯身探路等具体动作,打破了环境的压迫感。艺术

家把握“身体化的空间尺度”原则将对抗关系具象化:一方面利用人物在画面中的微小比例突出草地

的险恶,另一方面借助肢体语言呈现革命意志的顽强。艺术家描绘红军战士在极端环境下的各种身

体状态,深陷泥潭仍奋力前行,体力透支却坚持跋涉,实现了英雄精神从抽象概念到具象表达的转化,

这种转化让“不畏艰险”“紧密团结”等革命品质在身体与空间的互动中获得可感知的视觉形态,最终

达成了从历史叙事到艺术表达的升华。王愿坚小说《七根火柴》对“身体化的空间尺度”的书写也很有

代表性,主人公卢进勇“日夜赶路”的疲惫与“小腿伤口发炎”的痛楚,交织着被雨水淋湿的“寒战”和
“一昼夜没有吃东西”的饥饿感,这些身体经验让草地空间的严酷性变得具体可感。另一主人公“无名

战士”的空间体验借助身体创伤进行表现:眼窝深陷、嘴唇干裂、手指僵硬,其“身子底下贮满了一汪浑

浊的污水”,说明他很久没有挪动,是因为失去了行动能力。但即便身处绝境,无名战士“坚信正义事

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仍迸发出惊人的光芒,他从腋窝摸出的“硬硬的纸包”里的东西———党证与七根火

柴,成为重构空间的表征。英雄精神对于红军战士来说并非抽象的宣言,而是在身体所能触达的空

间,以行为实践开拓精神意蕴。当卢进勇在篝火旁数火柴,他“颤抖的手指”所打开的是火种,更是无

名战士以身体化的空间实践所传递的伟大长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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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糊化的空间边界:流动中的生存智慧与集体认同

“模糊化的空间边界”是空间感知层的第三个观测点,电视剧《长征》对空间边界的处理具有典型

性。长征路途自然环境的再现十分出色,当红军战士穿越茫茫草地时,镜头所呈现的是一片广袤无

垠、仿佛没有边际的草地,此处空间的边界模糊不清,天与地好似融合在一起,深浅各异的草甸之下隐

藏着无数沼泽。再看翻越大雪山的场景,雪山高耸入云,狂风呼啸,白雪皑皑的世界使得空间边界变

得模糊难辨,战士们在极度寒冷和缺氧的环境中前行,他们用生命诠释了长征精神中不怕牺牲、勇往

直前的内涵,每一个艰难的脚步都是对英雄精神的生动诠释。电视剧还通过战斗场景精彩地呈现了

模糊化的空间边界,比如在湘江战役中,战场一片混乱,江水、河岸、树林等元素交织在一起,空间边界

在激烈的战斗中变得模糊,红军战士们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用血肉之躯筑起了钢铁长城,他们的英勇

无畏、视死如归,让观众深刻感受到长征精神的伟大力量。电视剧也展现了长征途中红军与各地民众

的互动,红军经过不同民族聚居区时,不同的文化、风俗相互交融,空间的边界在人文层面变得模糊。

该剧对空间边界的处理“有着强烈的艺术魅力”,能够“吸引力、感奋人”[32],它让我们看到,在长征那

段波澜壮阔的历程中,红军战士们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英勇无畏的精神和博大的胸怀,跨越了

万水千山,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

四、中国式空间诗学的情感投射层:物象移情、时空叠印及革命伦理的情感化建构

从空间感知层进入到情感投射层,会打开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红色文艺的长征叙事运用空间

书写策略,把革命者面对严酷自然与历史考验时所激发出的崇高情感———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对革命

事业的忠诚、对集体主义的自觉,铭刻在自然意象、历史遗迹和宇宙图景之中。这样的抒写让物理空

间衍化为承载英雄精神的场域,使抽象的精神理念化作具象的情感力量。作为长征叙事达成审美预

期的关键部分,情感投射层借助三重相互作用的机制来实现其对长征精神的表达:首先是通过自然物

象的人格化移情,以呈现革命者的英雄品质与坚韧意志;其次是借助历史记忆的时空叠印,赋予个体

实践以集体认同与历史层面的意义;最后是凭借宇宙意识的微观呈现,把艰苦征程升华为具有永恒价

值的史诗。这三重机制呈现出协同效果,共同形塑了以坚定信念和集体协作意识为核心的长征精神。

历史文献揭示,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红军指战员要应对严峻的自然环境,又要突破敌军封锁,在
饥寒交迫中跨越雪山草地等天然障碍,铸就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高度,其中集体主义精神格外

重要,体现为全体官兵“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党性高度[33]。对情感投射层的剖析,在于揭示红色文艺

的情感美学,为理解长征精神如何扎根于集体记忆提供视角。
(一)物象的人格化移情:自然空间中的革命意志投射

情感投射层的第一个观察维度,就是“自然物象的人格化移情”,即赋予自然元素以人格特征的表

现方式。朱光潜指出:“诗人和艺术家看世界,常把在我的外射为在物的,结果是死物的生命化,无情

事物的有情化。”[34]在审美移情机制中,主体对客观物象的情感投射是以知觉认知为基础的,而这一

认知过程发挥着重要的催化作用[35]。我们以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为例来分析这种艺术化的表

现方式。整体来看,词作运用凝练的意象以及磅礴的空间叙事,构建出了一个融合自然观照与革命豪

情的诗意世界。从中国式空间诗学角度切入来看,词作借助“自然物象的人格化移情”方式,把地理空

间升格为精神空间,让山河形态成为革命意志的镜像,深度表达了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把全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

神”[25]。词中的西北高原空间被划分成三个情感投射层面:天际、山峦、征途。每一层面都藉由物象

的人格化,成为长征精神的表达形式。词作通过意象建构,使自然物象成为革命精神的投射载体,山
河不再是中立性的地理存在,而是被赋予人格意志的情感空间:天穹见证理想,山峦承载信念,红旗指

引方向。这种艺术表达延续了古典诗词“心物交融”的美学传统,更创新性地将其用于长征精神的表

达。词中所有意象最终汇聚成一个核心命题:长征的正义性根植于对人民与民族利益的至高忠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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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的必然性则来源于这种忠诚所激发的不可动摇的信念,正如六盘山上的红旗漫卷西风,更漫卷了

中国历史的天空。相关研究指出:“毛泽东长征诗词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万般豪情壮志,是中国诗

歌宝库中的璀璨明珠,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红军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长征精神。”[36]

(二)时空叠印的记忆场域:历史空间的多维对话

“历史记忆的时空叠印”既是情感投射层的一个观测维度,又是一种艺术表现方式,其经由空间叙

事与时间线索相结合,推动历史与现实展开多层次对话。历史记忆与特定空间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

正如研究者所言:“文化积淀与历史记忆往往会成为一座城市的印象名片或意蕴象征,当人们身处某

座城市之中,现实的空间可能会触发记忆的开启。”[37]长征叙事对雪山、草地、江河、关隘等标志性地

理空间采用时空叠印的方式进行表现,创作者并非仅仅呈现当下场景,而是把往昔场景乃至未来想象

都融入其中,营构出富有情感色彩的艺术空间。在影视创作领域,这种表现方式被广泛运用,有人认

为:“借助‘重返’的叙事设定,影片建立起一种‘动态时间—稳态空间’的时空结构,以回溯或追踪方式

分别展示空间或事物在不同时间段内的状态。这种结构成功地将现代时空与历史时空流畅衔接,使
历史与现实相互交错,构建了一种具有强烈历史纵深感的时空美学。”[38]文献纪录片《长征》凭借多元

化的时空叠印,将历史记忆与当下空间相融合:其一,模糊的历史影像片段与黑白照片被巧妙地嵌入

现代场景之中,营造出视觉对比与时空交织的效果;其二,演员的实景再现将红军翻越雪山、穿越草

地、强渡江河等历史场景在现场空间中重现,达成了历史记忆的空间投射;其三,老红军、历史学者及

当地居民的情感叙述在现场空间同步呈现,声音承载的记忆与视觉空间产生了深度叠印;其四,影片

在再现关隘、险峻地形及荒原的空间镜头中,融入悲壮、深沉或激昂的音乐,引导观众在凝视空间时自

发地把历史想象投射进去,以形成记忆的叠印。这种时空叠印的表现方式,使地理空间成为“会说话”

的历史见证者,诚如研究者所论:“文本叙事只有具备情节化才能有效地刺激受众感知系统,促进受众

对故事高潮的反思,才能实现黏合受众对历史文化或精神的断层记忆。”[39]

(三)宇宙情怀的微观寄托:民间叙事中的宏大情感

“宇宙情怀的微观寄托”是情感投射层的第三个观测维度,其本质是将人类对终极真理、正义理念

以及美好愿景等宏大主题的思索,转化为具体可触的生活场景或自然意象。这种情感投射根植于人

类的宇宙情怀,而宇宙情怀“与宇宙相连,纯粹而独立,存在于宇宙自身以及大千世界的一切外观形态

之中,同时也以一种内在的方式占据着人类的内心”[40]。宇宙情怀是文艺创作中的一种情感高度和

精神高度,有人指出:“文学创作只有汲取‘神圣’的精神因子,游目骋怀于宇宙情怀之中才是艺术接临

崇伟高深的正道。”[41]长征叙事往往以微观的空间意象和个体行为表现历史进程、民族命运、革命前

途等主题形态,形成“以小见大”的情感投射方式,这与“宇宙情怀的微观寄托”的表达方式高度契合。
“宇宙情怀的微观寄托”是红色文艺传达长征精神的重要手段,《十送红军》这首红色经典歌曲的原始

版本《十送》[42]306-308,即可视作“宇宙情怀的微观寄托”的典范之作。整首歌曲以“十送”作为线索贯穿

始终,每一次的“送”都展现一个具体的场景,也都使情感得到升华,这样的结构具有很强的仪式感,最
终凝聚成对红军归来以及对革命胜利的深切期盼。“红色歌谣借歌谣叙事强化阶级话语传播,在‘听’

中引发心境情绪,抒发百姓心声,以激发阶级情感,点燃革命斗争激情。”[43]《十送》借助送别过程中的

眼泪、笑容、叮嘱以及期盼,折射出红军与人民群众之间生死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内涵。这种“微观

表达”让长征精神成为可切实感受、触摸到的人间真情,“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手拉着

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长茧手”是劳动与奋斗的具象呈现,“心像黄连脸在笑”则深刻再现了人民

在苦难之中仍然保持希望与坚强的精神风貌。“九送红军到通江,通江河上船儿忙,千军万马河边站,

十万百姓泪汪汪”,“十万百姓”的集体形象以及“泪汪汪”的情绪状态,强烈地表达了军民之间难以割

舍的情感联系纽带。《十送》的“宇宙情怀”体现在其把革命情感融入天地万物、生活细节以及民间叙

事当中,借助微观的表达形式,实现了对长征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
难与共、艰苦奋斗”[25]———的深刻传达。它是一首送别之歌,是一首信仰之歌、希望之歌,是一曲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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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共赴理想的壮美诗篇,“作为一种声音符号媒介,红色歌谣所蕴含的意识形态话语功能被充分发

挥,推动着革命的浪潮滚滚向前”[44]。

五、中国式空间诗学的意义生成层:精神升华、文化认同及长征叙事的符号化传承

中国式空间诗学理论体系中的“意义生成层”,指向艺术空间所承载、构筑以及固化的价值秩序、

精神理想和文化认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沿途留下的大量遗址遗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形成的长

征精神、长征文化是红色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45]。从意义生成层的维度去观测,长征叙事是一种精

神地理学的实践,构建起了一个由“道”统摄、由价值凝聚、由境界升华、由记忆传承的立体精神空间。

长征途中的空间并不是单纯的地理坐标,而是演变为天地正气、历史大势和人心所向的象征,空间轨

迹就是对革命之“道”的必然性与正义性的确认。长征叙事借助空间建构,把集体主义、牺牲奉献、阶
级友爱等革命伦理,以及民族解放、人民翻身等社会理想,深深烙印在民众的意识深处,使其成为不言

而喻的价值导向。有研究者认为“英雄主义是长征精神的底色”[46],长征叙事中的地理空间被描绘为

检验信仰、磨砺品格、通向精神成长的英雄主义的“神圣之路”。长征精神中“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

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25],在意义生成层衍生出跨越时空的文化感染力。长征叙事对

极限空间的强化描写,使其成为激活历史记忆、增强身份认同、团结协作意识的标识。还应看到,“群
众的支持和拥护是革命胜利的基础,而文艺是党和群众之间的最佳桥梁,文艺实现党和群众的双向互

动”[47]。长征叙事不仅完成了文艺使命,更在意义层面诠释了长征精神的内涵,“依靠群众”的原则被

深度融入空间叙事。那些反复出现的空间元素,如老乡腾出的温暖土炕、大娘塞给战士的粗粮馒头、

群众冒险摆渡的激流险滩、百姓含泪送别的十里长亭,都升华为革命伦理坐标: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
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撑。

(一)革命之“道”的空间显现:从实践哲学到精神信仰

长征叙事在意义生成层首先表现为“道”的显现与精神世界的映射。在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中,

“道”的显现借助于红军的空间实践以及精神体验得以具象化,这里所说的“道”就是革命之道,其核心

是长征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25]。作品通过空间叙事以及意境营

造,让“道”成为一种行动哲学,一种崇高精神的映射。“政治和文化的运作法则(帝道、圣道)在理想境

界上可以抵达和契合宇宙的运作法则(天道)。不仅天地的运载之道是人民归顺和人心自由的象征载

体和生存依托,而且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在运作机制上具有神秘的同源性和同构性。”[48]由此可见,

革命之“道”是完全契合天道、地道和人道的。自然空间的险阻性,如小说中所描述的极端自然空间,

不仅是物理上的障碍,更是对革命信仰的考验之地。红军跨越这些空间的时刻,没有教条式地盲目跟

从,而是依据实际的地形、气候等,灵活调整策略,比如遵义会议之后军事路线的改变,红军“因地制

宜”的行动本身就是“实事求是”的空间实践,而只有通过具体空间的检验,“道”才可显现出来。长征

是没有固定根据地的战略转移,社会空间一直处于流动之中,小说多处叙述红军与民众的互动,比如

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揭露国民党的欺骗,突出了革命力量自主创造生存空间的能力,这种空间流动

性成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隐喻:革命策略要随着社会空间的变化而调整,而不是固守僵化的模式。

精神空间的塑造始终以现实斗争为基础,红军对目标的坚信源于一次次的实际胜利如四渡赤水的出

奇制胜等,而不是空中楼阁式的空想,诚如研究者所论:“一部长征史,充分展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

自身理想信念的高度自信。”[49]《地球的红飘带》凭借空间叙事把革命之“道”转化为可以感知的实践

历程和精神图景,自然空间的挑战性、社会空间的流动性、精神空间的象征性,共同构成了“道”的显现

场域,而长征精神的核心,即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则成为贯通三者的灵魂。小说揭示出中国革命之

“道”的本质———它不是书斋中的哲学,而是在苦难空间中生长起来并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奋斗之道

与信仰之道。

46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年6期                   新时代新思想新征程研究专题



(二)伦理价值的空间固化:集体主义与军民关系的视觉呈现

长征叙事在意义生成层的第二个观测点,是“社会价值与伦理诉求的固化”,电影《万水千山》对于

社会价值与伦理诉求的表达颇具代表性。首先,是革命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伦理展现,影片凭借空间呈

现,将“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伦理诉求转化为震撼人心的画面,观众看到战士们为集体利益而奋

不顾身,真切体会到集体主义的价值,让伦理诉求生发情感共鸣,并固化在观众认知之中。在这个意

义上说,影片实现了“共情传播”,即“通过情感激发心理感应来帮助个体调节认知,进而带动群体的社

会行为,实现有效传播”[50]。其次,是牺牲精神的伦理升华与价值认同,影片经由牺牲场景,将“奉献

与牺牲”的伦理诉求转化为崇高的情感体验,观众在感动中认同“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崇高性,这种

情感认同促使伦理观念内化为精神信仰,形成稳定的价值共识。最后,是军民鱼水情的伦理契合与价

值巩固,房东老大爷赠马解决李有国的伤病问题、村民为红军送粮、红军将领拒绝额外物资等情节,将
“军民一体”的伦理关系转化为真实可感的故事,这种“军队为人民,人民为军队”的伦理契合,提高了

社会价值的稳定性。影片借助空间叙事突出了“民为根本”的价值观,“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就坚

定不移地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边”[51],该片真正体现了“革命为了谁、依靠谁”的初心使命;红军

将领在与村民的互动中摒弃身份差异而呈现平等关系,这就使“依靠群众”成为伦理自觉。
(三)生命境界与精神栖居:长征歌谣中的理想空间及价值追求

长征叙事在意义生成层的第三个观测点是“生命境界与精神栖居的追求”。从本质上说,这种追

求是人类对于存在意义展开的终极追问,同时也是对理想生存状态的向往。“中国文化中之天堂即在

人间,即在此一心之灵中。”[52]在这个环节,我们选取《长征歌》[42]137-139作为案例来展开分析,歌词按照

月份顺序,把地理空间串联起来,这些地理空间是红军的行军路线,也是长征路上的重重阻力,红军在

征服这些空间的过程中,地理空间成为承载革命理想的象征。红军将士“自觉地将自身情感、价值投

射于此,形成‘人地合一’,赋予该地域特别的意义感和神圣感,产生‘精神家园’‘革命故乡’的精神寻

根功能”[53],把个体生命融入集体使命和历史洪流之中,实现了生命境界的升华。歌谣在空间叙事过

程中,体现出鲜明的民本立场,多次提及红军占领县城后与广大群众的互动情形,如第四段“连占黔北

十数县,红军威名天下扬”,第五段“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这些空间实践都说明,占领地

理空间有军事意义,但更重要的是拓展群众基础、获得群众支持,彰显了歌谣鲜明的“依靠群众”的革

命立场。
(四)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空间叙事中的民族共同体建构

长征叙事在意义生成层的第四个观测点,是“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的承载”。历史记忆是文化认

同的前提,而文化认同又反过来重塑历史记忆,两者都与空间叙事达成了互动关系。“任何事物都有

其时间上的存在和空间上的存在,历史记忆也是如此”,“历史记忆需要一个特定的、完整的空间使其

被物质化,需要一个特定的、连续的时间使其被现时化,所以历史记忆在空间和时间上总是具体

的”[54]。长征叙事属于典型的空间叙事,其对革命斗争与民族命运的真实展现,凝结着中国革命历程

与爱国情感的历史记忆,由此建构起现代中国的文化心理框架,形成了支撑民族国家的核心精神力

量[55]。对油画《彝海结盟》的个案分析可看出,画家方振与何哲生取材于长征时期刘伯承与彝族首领

小叶丹结盟的历史事件,其借助空间叙事将民族认同和历史记忆有机融合。相关研究揭示:“‘知’是
认同的基础,‘情’是‘知’的情感升华,‘信’是认同的关键阶段,而‘行’是认同心理的外化结果。”[56]

“因此文化认同实际上是‘知行合一’的过程。”[57]红军战士未持武器而与彝族群众近距离交流的空间

布局,直观呈现了革命理念被接受的情感基础,也暗示行军路线的畅通和文化交融的开启。

六、结 语

以“中国式空间诗学”理论架构为基础,对红色文艺的长征叙事展开空间感知、情感投射、意义生

成的三层次分析,以此深入揭示长征叙事形塑长征精神的审美机制。研究表明,长征叙事并非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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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线性叙述,而是以雪山、草地、江河等地理空间作为载体,凭借动态图景、身体实践以及模糊边界

的空间呈现,具象传达出“不怕牺牲”“独立自主”的英雄精神;借助物象移情、时空叠印以及宇宙情怀

的微观寄托,将革命信仰升华为民众可感知的情感共鸣;最终在“道”的显现、伦理固化以及文化认同

当中,达成长征精神从历史事件到集体记忆、从个体践行到民族精神的符号化传承。对于红色文艺的

研究,应推动“中国式空间诗学”的系统运用,可延伸至更多艺术门类,像舞台剧、数字影像、沉浸式展

览等新型媒介,以探寻空间叙事在当代语境下的转化途径。要加强跨学科融合,结合记忆研究、传播

学及认知科学等,考察受众在空间体验中的情感共鸣与价值内化机制。如果建立“长征空间意象数据

库”与“精神符号图谱”,借助数字人文技术达成空间叙事的可视化分析与情感建模,那么,就有可能实

现对长征精神传播效能的量化评估与动态预测,为新时代红色文化的传承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引。

长征是一座历史的丰碑,是一条不断被重新书写的“精神之路”,其空间叙事的生命力,将在传统与现

代、历史与未来的交汇中持续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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